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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翚同志逝世

■理论探索

古典传统如何形塑古典传统如何形塑我们的现实主义文论我们的现实主义文论
□王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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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与我们强烈的生存危机意

识、改良中国的现实诉求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

这一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艺理

论与作品的引入，不仅是出于中国文学内在的美学需要，更是

试图在对新的资源、新的理论话语的接受过程中将文学引向

社会担当和民族拯救之路，不断激励和引导大众直面事关民

族危亡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而推动处于民族危亡之中的

中国有所改变。

在此背景下，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坚持以

文学服务人生，张扬文学的写实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旗

帜鲜明地倡导现实主义，希望充分发挥文学在社会政治运作

体系中的作用。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及对于共产主义的

激情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主义。

这一时期，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唯物

主义的解释打破了“五四”新文学形成的文艺特性与其“载道”

的工具性之间的平衡，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论争中被

过分夸大。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的翻译，在一定

程度上扭转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化理解。后来发起的对“革

命的罗曼蒂克”的批判和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倡导，是马克思主

义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重要收获。可以说，

中国知识分子始终秉持“为我所用”的原则接受并运用现实主

义理论，进而试图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

回望过去，在确认历史大潮中知识分子对西方现实主义

文论的接受与阐释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古典文学及

其文化传统对现代学人理解现实主义概念、建构本土化现实

主义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国现代知

识分子在构建现实主义理论过程中所受到的古典文学传统影

响，探讨中华美学精神对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

“诚”与“真”及其对现实主义文论的中国
化改造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

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表明，

“诚”不仅是一种修养功夫，更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

在这种“诚”的要求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

是纯粹客观、理性的观察与分析，而是要将外部世界所引发的

情感自然地表现于文字之中以显示作者之“诚”。这种情感也

不单单是个人情感，而是“诗无邪”式的社会伦理情感，是个人

情感与家国记忆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以至诚之心写至纯的爱

国主义情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的第一个改造，即

现实主义必须内含道德价值。他们相信，只有这种至诚的情

感，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最深处激起共鸣，从而使得作品具有深

度的意义与伦理内涵。所以，叶圣陶在《文艺谈》中说：“试读无

论哪一家写实的作品，于其描写‘被侵害与侮辱者’之处，彼虽

不痛声疾呼若辈如何如何痛苦，如何如何可怜，而字里行间总

隐隐流露同情和怜悯的热诚……而究其所以然，则以此等同

情于弱者之心，实为一般文艺家所具有之最普遍的情感。”

这种“诚”又与现实主义的“真”相联系。道家的“真”与儒

家的“诚”融合之后成为知识分子认识现实主义的第二个依

据。与西方现实主义强调以客观态度探究世界之真不同，中国

知识分子往往反观内心，以主体的“涤除玄鉴”作为理解世界

之真的首要条件。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

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

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

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表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

“真”的理解，看重的是个体发自本心的情感所体现的“真”，对

“真”的外部表现形态则抱怀疑的态度。具体说来，一方面认为

它不是出于自然的情感，是矫情伪性，另一方面认为表现“真”

的“文”作为一种修饰是外在的、表面的、变化的。因此，现实主

义之“真”，不仅体现为作家运用科学理性的手段去探究外部

世界的规律、对外部世界进行技术性处理，更体现为作家主体

的真诚情感在作品中的显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从一

开始就拒绝了西方式的自然主义，倡导“血与泪的现实主义文

学”。因此，郑振铎才在批判“谴责小说”的时候，将现实主义的

写作与“同情”“真诚”联系起来，认为作家往往把“自己的热

情、自己的心腑都奉献出来”，“表满腔的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

物”。（见郑振铎《谴责小说》一文）

抒情传统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主义文论的
选择与接受

从陈世骧将“兴”确立为中国诗歌的基础，再到王德威对

“兴”与“怨”辩证关系的论证，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肇自孔子

《诗》《春秋》之大义的大传统”（韩经太语）对文学及其情感表

达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种传统以“诗言志”为核心，被知识分

子广泛接受。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就系统论证了“诗言志”

离不开政治与教化的观点。这种诗教观特别重视诗歌表达所

具有的教化效果。这正如学者马草在《儒家诗教观的文化阐

释》中所说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并非空洞、抽象的道德

规范训诫，其本质是一种情感的教育”，因此，对抒情传统的认

识就是要以情感为核心，“建立连接诗歌与道德教化的桥梁，

建构起审美与道德教化的内在联系”。这种诗学认识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接受与阐释。

“诗言志”本质上属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范畴。正如

《诗大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

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表明艺术创作的

动机来自感物而动，即社会现实及其周遭事物触动创作者的

情感，引发其吟咏之情。这种“情”不仅包括创作主体的情志，

有时还包括“至深”之“通论”、“宇宙”之真理——“道”。这种感

物而动的抒情美学传统，即社会现实触动诗人的情感震荡、引

起吟咏之情的传统，也对本土现实主义文论的建构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鲜明地反映在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欧现实主义和

苏俄现实主义的态度之上。19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是在进化论

思想以及繁荣的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在人与外在世界构成的

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知识论认知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文学观念，

是理性精神指引下对人类未来社会的信心在文学理论与实践

上的投射。因此，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相信其创作过程就是人类

通过理性的实践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自身的过程。但这种西

欧现实主义并未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相反，赋予现实主

义以情感价值判断的苏俄现实主义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

遍青睐。别林斯基在《阿波郎·迈科夫的诗》中认为，作家所反

映的客观世界需要和作家所理解的时代精神相融合才是有意

义的现实主义。人们希望作家是一个时代“精神和思想生活的

代言人”，是“对最难问题提出答案的预言者”，是“首先在自己

身上诊断出一般人的病痛，然后用作品去医治这些病痛的医

生”。无独有偶，“五四”时期提倡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

始也不赞同那种对世界进行纯粹客观反映的现实主义文学，

他们同样认为：“观察并非是对世界冷漠的分析性审视（西方

人将此种特征与科学的现实主义相联）……通过认识并恪守

个人的观察尺度，作家们的真实才得以显露。”（见安敏成的

《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与19世纪俄国批评家产生共鸣的

关键原因就是对文学真情与实感有所要求。在革命文学论战

中，一些人还讨论了“群体之情感”的“真诚性”。这种对“群”的

情感的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意识到革命的时代正是个人主义

向新的“集团主义”更迭的时代，文学的抒情必须从个体的“小

我”向群体的“大我”进行转变。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认知既是革

命年代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古典抒情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在革命年代需要注重对“群”的抒情，那么

我们就应该对现实主义理论内含的情感表达多一份理解，因

为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不仅要求对社会现实予以客观真实的

描摹，更要求以情感为纽带调动或组织大众的情感认同。

“诗史”传统对建构和完善现实主义文论
体系的启示

张江在《前见是不是立场》一文中提出，一方面我们要让

“前见”发挥作用，就必须“经由澄明和带入，前见由盲目的自

在状态，上升为解释的必备条件，使其在阐释中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抱有确定的立场去认识世界，并实事求是地

展开认识和阐释”。因此，我们要确保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审

美与思想特点，经过“澄明和带入”，以敞开的姿态与中外各

种文论资源相融合，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现实主义文论体

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由“诗史”这一古典传统所

打开的视域，与西方现实主义的理论视域，处在不断融合的进

程之中。

首先，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对其内含的意识形态

功能的强调。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

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

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

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我认为这部小说也

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中国文化

传统特别注重诗在政教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功用，因此从观王

政风俗、讽谏过失和抒发哀乐之情的“诗史”出发理解和建构

中国特色现实主义文论就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次，“诗史”传统告诉我们，可以从诗中看见历史的必然

性。这为从古典文学传统理解现实主义提供了可能。绘世运升

降之诗可入史：“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

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

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

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吴伟业

《且朴斋诗稿序》）有时候，文学之书胜过专门的社会研究：“巴

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

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

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

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哈克奈

斯》）这两个说法共同确认了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历史之“形”的

独特之处，以及其发现历史之“真”的必然面向——现实主义

正是借由对社会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而最终抵达对于历史

发展必然性的展现。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将杜诗“善陈时事”的

特点与现实主义所展现的时代性特征贯通起来，形成了他们

对于诗史、对于现实主义的独特理解。

再次，在写作技巧方面，确认了描写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

也需要注入作家主观情感。从对杜甫“诗史”性作品的研读中，

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了传统文论关于“诗缘情”的观点。宋代的

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

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

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

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因此，梁启超才在《情圣杜甫》

中把杜甫称作“半写实派”，因为杜甫“处处把自己主观的情感

暴露，原不算写实派的做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

三者客观的资格，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从极琐

碎的断片详密刻画，确是近世写实派用的方法，所以可以叫作

半写实”。从“写实派”的角度认识杜甫的诗歌创作，这为中国

知识分子理解西方现实主义提供了本土样本。在这其中，知识

分子一方面认识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基本上是通过对客观事

物的详细描绘来抵达文学之审美的，另一方面却也分明感受

到了西方现实主义所不能概括的杜甫诗歌的特征，即诗人主

观情感的表达以及家国情怀的绵远流长的显现。这内里蕴含

的道德热忱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主义理

论的阐释与建构。

最后，“诗史”传统中的“以诗存史”“史外传心”的追求，也

是古典文学传统参与当下现实主义文论建构的重要资源。黄

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

是诗与史相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

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这告诉我们，现实主

义文学需要注重时代与历史之境况才有意义。它要在正史之

外写出时代与历史的丰富面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与

现实。“史外传心”则是强调现实主义文学在实录具体的社会

实践和个人经历之外，通过个体心灵体验的历史和历史所引

起的个体的心灵感受，书写时代与民族的精神文化史。这强

调，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作家要把目光投向个体，从个体

的命运出发，展示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在建构本土化现实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必

须重视古典文学传统对接受与阐释现实主义理论所产生的影

响。接续传统文化血脉，融汇西方文论，结合当下文学实践建

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体系始终任重而

道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八方文讯八方文讯

首届“沈尹默散文诗奖”启动

11月14日至16日，第七届南太湖诗会暨首届“沈尹默散文诗

奖”启动仪式在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举行。诗人舒婷，中国诗歌学

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山，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沈苇，诗歌评

论家陈仲义，浙江文学院（馆）院（馆）长程士庆，湖州市人文建设促

进会会长温永东，中国诗歌学会散文诗工作委员会主任周庆荣等

80余人参加。

首届“沈尹默散文诗奖”在开幕式上启动。据介绍，“沈尹默散

文诗奖”由中国诗歌学会与湖州市委宣传部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成

立组委会组织实施，每两年评选一次，设置主奖、理论奖、新锐奖、

翻译奖四个奖项，以在规定期限内正规出版的散文诗集、散文诗论

著（长篇论文）、散文诗译著为评选对象。经组委会研究，首届参评

作品出版时间适当延长，为2022年1月至2025年12月国内正式

出版的散文诗集和论著（论文）。

其间，还举行了“湖笔写新诗”创作交流、“遇见南太湖”主题采

访、“又见灯塔”主题诗歌朗诵会等活动。 （黄尚恩）

网络作家走进文房四宝之城

11月22日至25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安徽省作

协、宣城市文联联合主办的“知名网络作家走进文房四宝之城——

宣城”活动举行。静夜寄思、天下归元、墨书白、晨飒、徐公子胜治、

冰可人等网络作家，田志国、胡慧娟、龙波等产业相关人士走进安

徽宣城敬亭山、桃花潭、查济村、中国宣纸文化园等地，沉浸式感受

宣城之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王志祥、安徽省网络作协

主席余同友参加活动。

“笔若惊鸿、幻创宣城——网络文学走进文房四宝之城”主题

沙龙同期举行，与会者共同探讨网络文学如何挖掘地域文化内涵，

推动网络文学与影视、文创等产业融合发展。大家谈到，宣城兼具

山水气质与人文底蕴，各种网络小说题材类型都能从中汲取灵感，

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大家表示，未来将努力创作兼具

文学分量与流量的网络文学佳作，为新质生产力和数字文化产业

发展注入动力。

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将举办

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将于12月 6日拉开帷幕。本届诗歌

节以“AI时代·诗歌之道”为主题，将邀请国内外 20多位有影

响力的诗人、评论家参加诗歌朗诵、交流和文学研讨等活动，

共同探讨“AI时代，诗歌创作何为”，并以诗歌创作的新实践作出

回答。

本届诗歌节为期4天，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指导，上

海市作协、上海市徐汇区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创新对外文化传

播、文化交流方式，推进人类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开幕式上将揭晓

“金玉兰”诗歌大奖，《上海文学》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将

同期首发。

（刘鹏波）

专家研讨“艺术生产”理论与生产性文学批评

11月 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主办的《从

“艺术生产”理论到生产性文学批评》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首都师

范大学副校长郑文涛，15位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该

书作者姚文放与会研讨。座谈会由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学部主任、艺

术与美育研究院院长王德胜主持。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从“艺术生产”理

论到生产性文学批评》着重探讨了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与生

产性批评的形成、20世纪欧美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产

性文学批评理论的新特征等内容。与会专家认为，该书提出了诸

多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有关“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提出，

对于促进中国文艺理论自主话语的创新建构与完善发展具有现

实意义。

书写当代青年的精神图谱

由作家出版社主办、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协办的壮族青年

作家连亭散文集《个人史与太阳鸟》新书首发式日前在京举行。

石一宁、徐峙、杨玉梅、李美皆、张菁、王昉、侯磊、蒋在和该书作者

连亭等作家、编辑、主办方代表参加活动。

大家认为，连亭的散文生动书写了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写

作视角独特、语言深沉跳脱、风格豪情隽永。她在该书中将自己在

珠江水系边的成长经历、城乡辗转的观察化作满含温度、富有生活

质感的散文文字，以个人生活经验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图谱，在真

实的生活里挖掘人性的光辉，传递向上的力量，体现了当代青年作

家应有的担当。

连亭谈到，希望通过这部散文集记录下生生不息的岁月，愿读

者在文字中有美好的相遇，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

（王泓烨）

本报讯（记者 王泓
烨） 由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共青团中国人民大

学委员会和作家出版社联

合主办的“家国记忆，山河

文心——王尧《桃花坞》首

发”活动日前在京举行。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吴义勤出席并致辞。

王尧长篇小说《桃花

坞》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追

溯到辛亥革命，延伸到解

放战争，用20余万字书写

了苏州桃花坞大街方家三

代人的命运，串联起知识

分子的精神成长与地域发

展的历史变迁。

吴义勤表示，《桃花

坞》是一部非典型的抗战

小说，以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表达了对民族气节的坚

守，展现了抗战年代普通

人的生命观、伦理观和价

值观。小说对苏州文化和

人情百态的表现非常细

腻，文笔优美，饱含文人气

息，作者在小说叙事和文化表达上

用心、用情、用力，因此小说显得叙

事饱满而感人至深。

孙郁、程光炜、陈剑澜、颜梅、

杨庆祥、张晓琴等与会学者认为，

《桃花坞》通过方家三代人的命运

映射百年中国文化的分合变迁，以

小人物的悲欢揭示大历史的壮阔，

深刻描绘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与

文化生态的变化，展现了多种社会

思潮交织下人的生活境况。

王尧说，想在《桃花坞》创作中

表达自己对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

子命运的思考，书写民族存亡之际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书生意气和

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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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陈凤翚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逝世，享年92岁。

陈凤翚，笔名江南尘，中共党员。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

作品集《陈凤翚杂文选》《江南尘集》《塞北雪集》《关东草集》《易家言集》

《未了集》《江南尘自选集》等。曾获全国晚报杂文大赛三等奖、黑龙江省

散文作品特别荣誉奖等。

门瑞瑜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组织联络处原处长门瑞瑜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11日在黑龙江哈尔滨逝世，享年

89岁。

门瑞瑜，笔名秦织，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开始

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游冰城》《漠河白

夜》《四海之旅》《话说太阳岛》《冰雪风情》《雪国绿》《江畔放歌》《桑榆暮

景集》《北望集》《东望集》，散文诗集《屐痕点》，专著《秦牧研究》《秦牧研

究札记》等。曾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文艺大奖、冰心散文奖、中华精短散

文优秀作品奖等。

理陶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离休

干部理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18日在江苏南京逝世，

享年101岁。

理陶，笔名沙白，曾用名李涛，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

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走向生

活》《杏花·杏雨·江南》《大江东去》《砾石集》《南国小夜曲》《沙白抒情短

诗选》《独享寂寞》，散文集《沙白散文选》等。曾获首届艾青诗歌奖、江苏

省优秀创作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李玲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铜山区作家协

会主席李玲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22日在江苏徐州逝

世，享年52岁。

李玲，笔名李凌，女，中共党员。202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

文集《洗玉镯》《独自望山》等。曾获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

实践先进个人等。


